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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公共意识的兴起与私人空间的压缩〔∗〕

———基于五四时期社团中戒约、会议、日记等的考察

吴汉全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五四时期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ꎬ社团兴起成为社会变动的重要标识ꎮ 就社团总体考察ꎬ不仅社团

中的“戒约”有着道德性内涵ꎬ而且社团中的“会议”和“讨论”也在发展之中ꎬ同时社团还出现“日记传观”及成

员之间的“通信”等现象ꎮ 从公共和私人关系上来看ꎬ社团的活动出现了公共意识的兴起与私人空间压缩的格

局ꎬ并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公进私退”的演进逻辑ꎮ 这对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的发展以及现代中国社

会的变迁范式ꎬ皆有很大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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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运动的时

代”ꎬ不久之后ꎬ人们深深地感知到“近来改造社

会的声浪ꎬ一天高似一天”ꎮ〔１〕 随着“社会改造”
话语的流行及社会变革的需要ꎬ青年学生创办了

众多的社团及其刊物ꎮ 当时即有人认为ꎬ“‘五
四’以前中国的社会ꎬ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ꎬ
故而“社会组织的增加”乃是“‘五四’以来绝大

的成绩”ꎮ〔２〕在五四时期社团的创办中ꎬ由于高度

重视社会成员团体意识和组织精神的培育ꎬ以至

于出现触及个体的私人领域的现象ꎬ并在很大程

度上压缩了私人领域的活动空间ꎮ〔３〕这对于五四

时期“社会改造”话语的发展以及现代中国社会

的变迁范式ꎬ皆有很大的影响ꎮ 鉴于五四时期社

团涉及问题很多ꎬ本文仅就其中的戒约、会议、日
记等方面进行初步考察ꎬ藉以在五四时期公共意

识与私人空间关系问题上提出一点看法ꎮ

一、社团“戒约”及其道德性内涵

五四时期的社团ꎬ尤其是比较成熟的社团ꎬ
皆在章程中明确地规定成员所应恪守的“戒约”
或“规约”ꎬ藉以通过团体精神和公共意识来对

社团成员予以整体性的约束ꎮ 这实际上乃是为

社团进至其公共行为阶段ꎬ提供思想上、组织上

的保证ꎮ 五四时期的社团对成员的言行作出某

种规范ꎬ并以“戒约”或“规约”的成文形式予以

规定ꎬ也就是在调整和规范“个人”与“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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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这对个人而言多少有着道德规范的意义ꎮ
五四时期社团中的“戒约”作为自成系统的

话语体系ꎬ多有着“不”字的话语特征ꎬ这乃是公

共领域进占私人领域的重要表征ꎮ “不”字在五

四时期社团的“戒约”中出现ꎬ一般是用列举法

来规定成员不能触及的领域ꎬ这显然是对个人言

论及活动范围的选择性限制ꎮ 譬如ꎬ１９１８ 年 ３
月成立的新民学会ꎬ将“不虚伪”“不懒惰”“不浪

费”“不赌博” “不狎妓”等作为“规诫”ꎮ〔４〕 又譬

如ꎬ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成立的互助社ꎬ则以“不谈人过

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

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等ꎬ作为互助社在“自
助方面”的“戒约”ꎮ〔５〕 再譬如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ꎬ在武昌的日新社、健学会、互助社、辅仁社、启
明工社、利群书社及人社的一部分社员ꎬ在利群

书社召开“改造同盟”会议ꎬ“定规约七条ꎬ以有

俾各团体互助而不妨个性发展为主”ꎮ 这七条

“戒约”为不嫖、不赌、不吸烟、不纳妾、不入有害

社会的团体、不营有害社会的生活、不存悲观失

望的态度ꎮ〔６〕上述例证中的“不 × × ”字样ꎬ其所

谓的“ × × ”大多属于个人私德范围中的领域ꎬ
如“烟酒”“浪费”“悲观”“谈人过失”等ꎬ此可见

社团中的“戒约”努力压缩私人领域中的某些空

间ꎬ其目的在于彰显现代性的公共意识而扩大公

共领域ꎮ 而就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ꎬ“戒约”即

“如戒约束”ꎬ乃是为了有效地规范特定对象言

行的界限ꎬ并且主要还是指修身的戒律ꎮ 传统修

身的“戒约”通常是以列举的办法ꎬ标示出在哪

些方面有严格的“底线”而不得违反ꎬ故而多以

“不”来例举其具体内容ꎮ 这说明ꎬ作为在“社会

改造”话语中兴起的具有现代性的五四时期社

团ꎬ亦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中国传统的个人修身

要求中的某些传统ꎮ
五四时期社团的“戒约” 有着扩大化的趋

势ꎬ突出地表现为向个体生活的各方面全面渗

透ꎬ这就使得“戒约”的条文越来越多ꎬ规定的内

容也越来越细致ꎮ 譬如ꎬ利群书社规定的 “约

法”竟多达 １４ 条ꎬ甚至还将起居、作息时间、会客

地点、开会时间、缴纳伙食费及膳食费等都包括

进去ꎬ〔７〕可谓事无巨细、应有尽有ꎮ 又譬如ꎬ以
“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改造社ꎬ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成立之时ꎬ即制定了 ４ 条“规约”:一是“社员

不得以本社名义干涉政事及有不合本社宗旨之

行动”ꎻ二是“社员停纳常年捐一年者ꎬ本社即宣

告除名”ꎻ三是“社员有互相规劝之义务”ꎻ四是

“社员有担任经费投稿杂志及促进一切事项之义

务”ꎮ〔８〕以后ꎬ改造社负责人袁玉冰又进一步提

出ꎬ“改造社的社旨与社规都要ꎬ但社旨不妨简

单ꎬ社规可详细”ꎮ 本着“社规”详细的原则ꎬ袁
玉冰将“社规”又具体地细化为八条:“一、积极

的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ꎻ二、社员只能信仰主义ꎬ
绝对不能信仰任何宗教ꎻ三、对于民主革命的政

党ꎬ只能援助ꎬ不能加入ꎻ四、社员须有一种体力

劳动或精神劳动的正当职业ꎻ五、社员不得为资

本家的助手ꎬ如工程师之类ꎻ六、社员生活须

平民化ꎬ如坐人力车、穿华丽衣服等应禁止ꎻ
七、社员不得有不良的嗜好ꎬ如嫖赌烟酒之类ꎻ
八、社员对于下列各科应该有研究:１. 马克司学

说ꎻ２. 社会学ꎻ３. 外国语———至少一种ꎻ４. 世界

语ꎮ” 〔９〕改造社对于“社规”不断细化、不断完善ꎬ
并且还将信仰和研究“主义”作为改造社社员的

基本要求ꎬ这亦可见“社规”业已成功地进至私

人的信仰领域ꎮ 而到 １９２４ 年的四月ꎬ共进社按

其程序又进一步修订了“共进社章程”ꎬ此时的

“规约” 已经有 １４ 条之多(从第 ２３ 条至第 ３６
条)ꎬ并且对社员政治信仰上的要求也更为具体

化ꎬ如第 ３２ 条规定“社员违背纲领章程或议决案

时ꎬ得由各该地方团干事先予以诚恳之劝告ꎬ劝
告无效ꎬ请其出社”ꎻ第 ３３ 条规定“社员对于社务

有守秘密之义务”ꎻ第 ３６ 条规定“社员私人有重

大事体发生ꎬ于本社足致影响时ꎬ得由社务执行

委员会用适宜之法裁制之”ꎮ〔１０〕“戒约”既然称之

为“约”ꎬ本应该以约定及简约为其显著特征ꎬ而
五四时期社团的“戒约”在条文及内容上却有越

来越多的趋势ꎬ则很鲜明地说明公共意识和公共

领域有着强烈的扩张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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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五四时期社团中的“戒约”在内容

上的不断增多ꎬ故而“戒约”在“不”字之外又加

上“须”“要”等字眼ꎬ于是“不”字的表达方式显

然也有向着多样化方向演进的态势ꎮ 譬如ꎬ国民

杂志社规定“社员规则”有七条ꎬ以“不”和“有”
交替地来规定其要求ꎬ这就是“不得有违背本社

组织大纲之行动”“不得以本社名义图个人之利

益”“不得假本社名义干涉政治”“有互相规劝之

义务”“有担任经费、投稿杂志及促进本社一切

事项之义务” “有违背本社规约者ꎬ由全体大会

议决ꎬ令其出社” “有特别情形ꎬ得申明出社ꎬ但
所缴社金概不退还”等ꎮ〔１１〕 又譬如ꎬ少年中国学

会的“禁约”也是以“有”与“不”成就其话语表达

方式ꎬ申明对于“有嫖赌或其他不道德之行为

者”“与各政党有接近嫌疑、因而妨害本学会名

誉者”“违背本学会信条者”“对于会务漠不关心

者”“介绍会员不加审慎、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

者”等等ꎬ则由评议部提出警告书“劝其从速悔

改”ꎻ而对于“违背本学会宗旨” “利用本学会名

义为个人私利之行动” “加入其他党系、因而妨

害本学会名誉”“人格上有重大污点”等等行为ꎬ
经评议部核查及临时大会表决而 “ 宣告除

名”ꎮ〔１２〕再譬如ꎬ启明化学工业社的“社约”将道

德的要求纳入其中ꎬ明确地规定以道德来约束本

社社员ꎬ要求社员 “作事抱积极主义ꎬ一齐上

进”ꎬ既要“遵守诚实勤俭四字”ꎬ又要“免除嫖赌

烟酒四项”ꎮ〔１３〕 五四时期社团的 “戒约” 中ꎬ在
“不”之外加上“有”等字眼ꎬ可见此时的“戒约”
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范围上有着扩张的势头ꎬ
其向个人领域进发的目标也是很清晰的ꎮ

五四时期社团中的“戒约”具有很强的惩戒

意味ꎬ大多数社团皆对那些违反“戒约”的成员

给予“除名” “出社” “出会” “出团”等处罚ꎮ 当

然ꎬ就五四时期社团的运行状况而言ꎬ有时成员

即使没有违背社团的“戒约”ꎬ但社团亦有可能

处于涣散之势ꎮ 大致说来ꎬ当“戒约”在社团的

维护中难以进一步发挥作用之时ꎬ组织体系或者

是对“戒约”本身予以修订ꎬ藉以提升“戒约”的

权威性和约束力ꎬ或者另出相关的条文与“戒

约”相辅而行ꎮ 但一般来说ꎬ比较成型的或成熟

的社团不大轻易修改业已形成的“戒约”ꎬ因为

如果将“戒约”作根本性的修改ꎬ实际上也就意

味着既有社团性质发生相应的变化ꎬ故而大多社

团大致是以新立“条文”的办法ꎬ对既有“戒约”
予以补充ꎮ 新民学会本有其“戒约”所在ꎬ但在

运行三年后亦出现一些问题ꎬ主要是“会友个人

对于会之精神ꎬ间或未能了解”ꎬ且表现形式有着

多样化:“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之于

本会者ꎻ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

感情者ꎻ有自身毫无向上之要求者ꎻ有缺乏团体

生活之兴趣者ꎻ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ꎮ”
于是ꎬ新民学会发出“紧要启事”ꎬ认为对以上这

几种情形的人尽管过去曾经“列名为会友”ꎬ但
现在“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ꎬ惟有不再认其为会

员”ꎮ〔１４〕据笔者考察ꎬ五四时期的社团对于成员

违背“戒约”予以处罚的较多ꎬ相比之下ꎬ给予成

员“劝告”的则不多ꎬ但也不是没有ꎮ 全国各地

的工读互助团就是注重“劝告”的重要例证ꎮ 工

读互助团在全国各地组织的情形尽管有所不同ꎬ
但皆以半工半读为宗旨并有比较一致的 “规

约”ꎬ而且在“规约”中一般皆是将“警告”“规劝”
等作为必备的步骤ꎬ这之后才有对团员给予“出
团”的最后惩罚ꎮ 北京成立的工读互助团的“规
约”规定:“凡团员有怠于作工情事ꎬ由团员会提

出警告ꎻ经继续三次警告ꎬ仍不努力尽职ꎬ即令其

出团ꎮ” 〔１５〕上海工读互助团借鉴了北京工读互助

团的经验ꎬ其“规约”中将“规劝”细化为“私人规

劝”和“全体劝告”两项ꎬ规定:“凡团员有怠于工

作情事ꎬ除私人规劝外ꎬ得由事务员召集团员会

议全体劝告ꎬ经三次劝告仍不努力尽职ꎬ即请其

出团ꎮ” 〔１６〕武昌工学互助团的“规约”是:“凡团

员有怠于工作情事ꎬ由团员会提出警告ꎻ经继续

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ꎬ即令其出团ꎮ” 〔１７〕 中国

大学工读互助团在简章中改“规约”为“惩戒”ꎬ
规定:“本团团员如惰于工作ꎬ得由团员会警告

之ꎮ 团员中如有操行不检、经团员会认为与本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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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妨碍者ꎬ得夺去其一部份权利ꎬ或由团员会宣

告除名ꎮ” 〔１８〕 不难看出ꎬ各地工读互助团的“规
约”对团员的处罚大都以“规劝”为手段ꎬ除中国

大学工读互助团改“规约”为“惩戒”外ꎬ一般皆

是经过了“劝告”环节之后ꎬ在劝告无效的情况

下才会给予“出团”的处罚ꎮ 五四时期社团对成

员处罚多而劝告少的现象ꎬ以及权利与义务中的

不对等关系ꎬ说明“组织”和“个人”关系上组织

的强势ꎬ同时也预示着社团发展中组织性的提升

是一个很大的趋势ꎮ
社团的“戒约”在于以严格的规定和强制的

方法来维护组织的精神ꎬ因而要求成员必须遵守

而不得违反的ꎮ 就笔者来看ꎬ“戒约”反映出的

只是社团对成员的要求和制约关系ꎬ这大致是一

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限制关系ꎬ并没有反映出社

团中成员的主体性及能动性ꎬ故而也就很少能表

达成员对社团的诉求及成员间的相互关系ꎮ 也

许因为这个缘故ꎬ故而社团中出现了要求重视

“个人”的呼声ꎮ 新民学会会员欧阳泽曾致书毛

泽东等人ꎬ从“个人”站位来看待新民学会的组

织性及其相关要求ꎬ提出社团应铸造“共同的精

神”的观点ꎬ认为个人对于学会固然要“尽心尽

力的栽培他ꎬ灌溉他ꎬ爱惜他ꎬ务使他充量的发

展”ꎬ但也“不要一心一意的专事服从他ꎬ倚靠

他ꎬ更不要挟什么野心来利用他ꎬ把他当个偶像

或傀儡玩”ꎻ而学会与个人的关系也应该是双向

的ꎬ“本会对于个人ꎬ和个人对于本会ꎬ须都要负

完全的责任”ꎬ故而“本会的失败ꎬ即是个人的失

败”ꎬ而“个人的失败ꎬ也就是本会的失败”ꎮ 至

于在学会之中ꎬ不仅要处理好学会与个人相互间

的关系ꎬ还应该重视学会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

系ꎬ一方面“会员对于会员ꎬ在学术上有互助的责

任ꎻ在行动上有互相劝勉的责任”ꎬ另一方面“会
员对于会员ꎬ须要有理性的爱”ꎬ并且惟有“理性

的爱方是普遍的ꎬ永久的ꎬ方能维持一个团体ꎬ不
至于忽尔涣散”ꎬ而“感情的爱是暂时的ꎬ部分

的”ꎬ因而那种“感情的爱是靠不住的”ꎮ〔１９〕这里ꎬ
欧阳泽基于个人权利、个性发展和个人间相互关

系来认识社团组织ꎬ其主张的正确性如何自然有

待于评定ꎬ但此论多少也暗含着五四时期的社团

中业已存在的忽视“个人”的问题ꎮ 这亦可见ꎬ
在五四时期社团的实际运行之中ꎬ组织与个人的

关系事实上也是有着紧张的状态ꎮ
以上ꎬ就五四时期社团中的“戒约”问题进

行讨论ꎬ大致可以说明:在“社会改造”语境中兴

起的社团有着彰显公共意识及扩大公共空间的

使命ꎬ并且大都以其“戒约”来维系社团的存立ꎬ
并尽可能地缩小私人领域的空间ꎬ故而社团中的

“戒约”所具有的强制性在“社会改造”目标引领

下处于增长的态势:一方面是“戒约”在范围上、
内容上以及在强度上不断地渗透私人领域ꎬ另一

方面则是进一步强化对社团中个人道德的规范ꎬ
使传统的道德制约力在现代性的社团中继续发

挥作用ꎮ 五四时期社团中的“戒约”及其相关的

实践ꎬ一方面说明“戒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

个人修养有着某种传承性的关系ꎬ另一方面也说

明“戒约”对此后相关社会组织中的“纪律”又有

着某种影响ꎬ尽管社团中的“戒约”与后来社会

组织体系中的“纪律”也有较大的差异ꎬ但在社

会演变视域和历史逻辑上说也应该是有着密切

联系的ꎮ

二、“会议”与社团成员间的“讨论”

五四时期的各种社团尽管其类型有所不同ꎬ
并且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不一样ꎬ
但大致皆离不开“会议”这个基本要件ꎬ或可以

说ꎬ如果没有形形色色的会议ꎬ也就不可能有社

团的存在和发展ꎮ 而作为“会议”重要形式的成

员间的“讨论”ꎬ也是社团运行中的突出亮点ꎮ
于此ꎬ考察五四时期社团在公共意识兴起中的作

用ꎬ也就需要重点地分析社团中的“会议”及成

员间的“讨论”ꎬ如此才有可能窥视五四时期公

共意识增长与私人空间压缩的关系之一斑ꎮ
五四时期社团中的会议情形不一、形式多

样ꎬ并随社团的演进而发展ꎬ但对于某一个具体

的社团来说ꎬ在确定的阶段或时期内ꎬ会议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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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乃是确定的ꎮ 譬如ꎬ国民杂志社的会议起初规

定有四种类型ꎬ即常会(每年举行一次)、评议会

(由评议长随时召集之)、干事会(各股主任随时

召集之)及临时会(遇有临时发生重要事项或社

员 １０ 人以上之提议ꎬ得由总务股主任随时召集

之)ꎻ〔２０〕在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ꎬ经全体大会而加

以修正ꎬ但仍然为四种类型ꎬ即大会(每半年举行

一次)、职员会(由主任干事随时召集之)、各部

会议(各部主任随时召集之)及临时大会(遇有

临时发生重要事项或社员 １０ 人以上之提议ꎬ得
由主任干事随时召集之)ꎮ〔２１〕此种修改除名称上

有相应的变化外ꎬ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

改原来一年一次的大会为半年一次ꎻ二是改“评
议会”为“职员会”ꎮ 显然ꎬ前者使会议更为频繁

一些ꎬ而后者则为职员提供了参与会议的机会ꎮ
又譬如ꎬ共进社对于会议作出严格的规定和细致

的分类ꎮ 在 １９２４ 年 ４ 月重新修订的“章程”中ꎬ
规定各种会议皆须“过半人数出席”ꎬ且将会议

分为“经常会议”“临时会议”两种ꎮ “经常会议”
甚多ꎬ包括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每三个月一

次的“社务执行委员会会议”、两星期一次的“主
任会议”、每月一次的“股会议”、每年一次的周

年纪念日(１０ 月 １０ 日)的“周年大会”、每年旧历

元旦前后的“年会”、每两个月举行的“地方团会

议”等ꎮ〔２２〕这可见ꎬ会议对于五四时期各种形式

的社团来说ꎬ皆是极为重要且不可缺少的“要

件”ꎬ故而社团的成员对于开会皆抱有相当积极

的态度ꎮ
五四时期社团中的会议以“代表大会”最为

重要ꎬ这可以说是社团中具有决定重大事项、形
成重大决议案的“权力机构”ꎮ 譬如ꎬ共进社的

“代表大会”乃是共进社的最高机关ꎬ而“在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ꎬ社务执行委员会为本社最高机

关”ꎻ会议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ꎬ“代表

大会或委员会之议决ꎬ须为该大会或该委员会多

数之公意ꎬ少数须服从之”ꎮ〔２３〕 共进社的代表大

会不仅有严格的程序ꎬ而且会议的仪式感也特别

强烈ꎮ 如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ꎬ先是在 １９ 日和 ２０ 日进

行预备会ꎬ然后在 ２１ 日至 ２５ 日再正式开会ꎻ开
会时ꎬ会场“前面挂有社旗ꎬ国旗交悬于其上”ꎬ
参会者“衣冠整齐ꎬ态度庄严ꎬ鱼贯入席”ꎬ宣布

开会后先是“奏乐”ꎬ然后“全体向国旗社旗行三

鞠躬礼”ꎮ〔２４〕 又譬如ꎬ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大

会”(即年会)相当于其他社团的“代表大会”ꎬ这
在全国的社团中有着极大的影响ꎮ 这个“会员大

会”由全体会员组织ꎬ定于“每年七月一日开会

一次ꎬ由执行部召集之”ꎬ主要事项是:表决评议

员及编译员人数、选举评议员、议决预算、讨论本

会进行要项、评议评议部之提案、议决会员之提

案、追认临时大会所作出的决议ꎮ〔２５〕 据研究者根

据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报告»«周年纪念册»及
«少年中国»月刊的记载而进行的统计ꎬ少年中

国学会在 １９１８ 年至 １９２５ 年间召开大小会议 ５６
次之多ꎬ有筹备会、常会、谈话会、欢迎会、茶话

会、改选会、临时会、留别会、讲演大会等多种形

式ꎮ〔２６〕事实上ꎬ各种社团皆是在其“代表大会”下
运行的ꎬ社团中的相关活动及其他各种会议皆在

“代表大会”的架构之下ꎬ这有助于社团的运行

和向着既定的目标迈进ꎮ
五四时期社团的会议具有很强的道德性要

求ꎬ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道德的方式来推进公

共意识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扩张ꎮ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成立的互助社在其“草章”中对于会议有明确的

规定:“社员每日开会一次ꎬ时间以半小时为限

(后多实以一小时为限)ꎬ遇事多ꎬ时间不足ꎬ得
公决延长之”ꎻ“每次开会首静坐ꎬ数息百次(后
多改为静坐五分钟)ꎬ继续前会记录ꎬ继每人报告

一日经过ꎬ并讨论一切事毕ꎬ诵 «互助文» 散

会”ꎮ〔２７〕开会后为何首先要“静坐”? 据说“开会

之时ꎬ最初静坐约五分钟”ꎬ就在于“使社员平心

静气ꎬ免其有‘不神圣会务’之弊也”ꎮ 为何开会

后还要“读昨日记录”? 这是为了使社员能够通

过阅读“记载每日之成绩ꎬ使他日可以复按ꎬ且以

增前后之比赛竞进之心也”ꎮ 这可见ꎬ互助社的

个人修养意识和仪式感相当强ꎬ成员不仅每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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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会ꎬ而且每次开会还要集体静坐 ５ 分钟ꎬ而
会议最后还要诵读«互助文»才能结束ꎬ这就颇

有较为浓厚的宗教意味ꎮ 而在互助社帮助和影

响下的诸多小团体ꎬ亦皆以开会为其显著特色ꎬ
其道德的意味也非常浓厚ꎮ 譬如ꎬ辅仁社创办后

“注意个人修养ꎬ开会时报告自己的过失及他社

员的过失ꎬ皆相约直言不讳”ꎮ〔２８〕 又譬如ꎬ“为我

社”开会的情况也与辅仁社差不多ꎬ其“约章”中
明确规定:“每日须开会一次ꎬ开会时静坐片刻ꎬ
安定心神ꎬ自省得失ꎮ 开会毕ꎬ各各默念«自励

词»而散ꎮ” 〔２９〕 后来ꎬ为免于外人将“为我”误解

为“自私自利的独善主义”ꎬ“为我社”遂主动地

改名为“日新社”ꎬ尽管名称改了ꎬ成员亦有所变

动ꎬ但开会的传统还是继续的ꎬ“这时定每星期开

会三次”ꎬ又鉴于有不少社员散居校外ꎬ“因此校

内外各做一组ꎬ每日开会一次ꎬ但每星期仍有一

次大联合会”ꎮ〔３０〕 这可见ꎬ五四时期社团乃是具

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ꎬ却高度重视传统的个人

道德修身内容ꎬ这也说明中国的社团其实与西方

的社会组织有相当大的不同ꎮ
五四时期社团的会议固然在于能够作出相

关的决定ꎬ藉以明示社团的行进方向和规范团体

的生活及社员的言行ꎬ但会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

是把讨论问题作为主要手段ꎬ以便使社团成员能

够形成思想上的共识ꎮ 譬如ꎬ１９２１ 年的«新民学

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有这样的通知:“我们学会

久应开会ꎬ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ꎮ 今定从十年一

月一号起接连开会三天ꎬ为较长期的聚会ꎬ讨论

下列各种问题:１. 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

的ꎻ２.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ꎻ３. 方法进行即

刻如何着手ꎻ４. 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ꎻ５.
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ꎻ６. 学会本体及会

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ꎻ７. 会友如何研究学术ꎻ８.
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ꎻ９.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

及手续(附出会问题)ꎻ１０. 会友室家问题ꎻ１１. 个
性之介绍及批评ꎻ１２. 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ꎻ１３.
学会成立纪念问题ꎻ１４. 临时提议ꎮ 上列各项问

题ꎬ或为巴黎会友所提议ꎬ或为此间同人所急待

解决ꎬ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ꎬ以便于开会时发表

意见ꎬ而期得到一种适当的解决ꎮ” 〔３１〕 新民学会

于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初如期召开会议ꎬ而从当时会议

记录来看ꎬ会前所通知的要重点研究的各种问

题ꎬ皆在会议中得以充分讨论ꎬ且讨论中气氛浓

烈、各抒己见ꎬ其中亦有不少争论的问题ꎮ 又譬

如ꎬ少年中国学会 １９２２ 年的杭州大会也是以讨

论问题为重点的ꎮ 据«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

略»ꎬ此次会议先是“主席的报告”ꎬ“主席报告过

后ꎬ接着讨论此次杭州大会的地位及态度ꎮ 讨论

结果ꎬ议决此次会议案用年会名义并签到会人名

发表ꎬ各项议决只能表示少数人的意见ꎬ并不求

多数的服从ꎮ”在这次年会上ꎬ以“政治活动问

题”为讨论的问题ꎬ“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分作两

层:１. 学会对政治的永久态度ꎻ２. 学会对目前时

局所采的态度ꎮ 讨论终局ꎬ只规定第 ２(二)层而

不及第 １(一)层ꎮ”在讨论中ꎬ与会成员积极发

言ꎬ充分地表达意见ꎬ并力求得到多数的赞同ꎮ
高尚德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对时局的态度ꎬ当脚

踏实地ꎬ根据于目前的政治及经济的实况ꎮ 就现

状言之ꎬ中国所有者———外国的帝国主义及国内

军阀、外国资本家———除经济的侵略ꎬ并利用政

治以达他们的目的ꎮ 结果中国的政治陷于半独

立状态中ꎮ 因此ꎬ除反对军阀以外ꎬ我们应于任

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ꎮ”高尚德的

意见发表后ꎬ会议又“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讨论”ꎬ
并形成如下的决议:“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ꎬ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ꎮ 为

实现此种目的ꎬ本会用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

活动ꎮ 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ꎬ凡实际上能作此种

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ꎬ本会于必要时得与以相

当的协力ꎮ” 〔３２〕 经过参会成员充分的民主讨论ꎬ
然后根据表决而作出议决案ꎬ这是五四时期社团

召开会议的通常议程ꎬ对于维系社团的有效运行

起着很大的作用ꎮ
五四时期社团中的会议不仅有常会、年会等

具体形式ꎬ而且在会议之外还有正式的、非正式

的成员间的讨论ꎮ 譬如ꎬ«互助»上有一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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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告»ꎬ向成员发出了“讨论”的号召:“对于我

们的问题ꎬ无论是关于个人的、关于各个团体的、
关于我们全部的ꎬ都请大家尽情发表意见ꎬ庶几

问题可以得个惬意的解决ꎬ团体的意识亦易于形

成ꎮ” 〔３３〕又譬如ꎬ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月
刊寄到法国以后ꎬ巴黎分会会员读到上海分会同

人致总会的一封信ꎬ内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成员

应埋头于学术研究而少谈主义的议论ꎬ这引起少

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同人的严重不满ꎬ并因此而

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ꎮ 据回忆:“那时在蒙达尼

中学补习法文的会员较多ꎬ所以就在那里开会讨

论ꎬ巴黎和其他各地的会员都赶来参加ꎮ 在讨论

中争论相当激烈ꎬ也有少数人同意上海同人的意

见ꎬ但由于他们的意见与那时的革命气氛非常不

协调而遭到否定ꎬ巴黎分会并向总会写去一封反

对上海分会意见的激昂慷慨的信ꎬ主张积极从事

社会活动ꎬ并积极研究主义ꎬ为正确的主义奋

斗ꎮ” 〔３４〕再譬如ꎬ新民学会关于是否允许外省的

人加入而成为会员问题ꎬ欧阳泽对此问题曾在北

京与毛泽东等人“作非正式的讨论”ꎬ〔３５〕 这说明

会员间的讨论是一种常态ꎮ 为了推进会员中的

讨论ꎬ新民学会还专门编辑出版了«新民学会会

员通信集»ꎬ藉以使“«会员通信集»为会员发舒

所见相与扬榷讨论的场所”ꎬ并期待“集内凡关

讨论问题的信”在出版之后ꎬ“各会友对之再有

批评及讨论ꎬ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ꎬ一
集比一集丰富ꎬ深刻ꎬ进步”ꎮ〔３６〕 总体看来ꎬ五四

时期社团所要求的“讨论”ꎬ主要在于能够对社

团的会议及相关活动提出不同的看法或建议ꎬ从
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和团体精神的培育ꎮ

五四时期社团的“会议”对于组织体系来说

有着决定重大事项、统一步调、凝聚共识、集思广

益的功能ꎬ同时也有着促进成员道德修身的目

的ꎬ故而亦是社团存立和发展的必备条件ꎮ 新民

学会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后ꎬ即于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在蒙塔尔纪召开大会ꎮ 此次大会有 “七日之

久”ꎬ“那几日关于讨论人生问题ꎬ最难解决ꎬ关
于家庭问题ꎬ最为麻烦”ꎮ〔３７〕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

上ꎬ经过讨论议决了“组织通信社一项ꎬ即由会内

推一人主持信稿ꎬ各会员每月担任写信一封ꎬ或
寄稿一篇ꎬ材料由各人自择ꎬ大概不外(一)工厂

情形ꎻ(二)工人生活ꎻ(三)华工情况ꎻ(四)勤工

俭学情状ꎻ(五)法国社会各种状况ꎻ(六)旅法感

想ꎮ” 〔３８〕少年中国学会于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召开南京

会议ꎬ就学会是否要“主义”的问题重点进行了

讨论ꎬ参加会议的 ２３ 人最后表决是“主张不要主

义的六人ꎬ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ꎬ〔３９〕 而会议之

后又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兴起了一个关于“主
义”的大讨论ꎬ力图将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继

续讨论下去ꎬ以求得一个最后的解决ꎮ 同时也要

看到ꎬ五四时期社团所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个人

也有着较大的影响ꎬ尤其是在个人的道德反省中

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ꎮ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互助»载

有«遵芳致昌绪»的信件ꎬ作者以自我反省的口

吻说:“我曾记得当时互助社逐日开会ꎬ报告自己

的过失ꎬ并用计分法以自励的时候ꎬ别人虽然我

不知道ꎬ却于我有极大益处ꎬ因为那实在是做每

天反省的工夫ꎮ 后来我亦每每觉得我自己比从

前———逐日开会的时候———进步了些ꎮ 现在你

们又有了这个会ꎬ我很盼望你们时常把你们的得

失告诉我ꎬ提醒我! 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个在远方

应该规劝的朋友ꎮ” 〔４０〕 这里ꎬ对于开会(日会)中
通过“报告自己的过失ꎬ并用计分法以自励”的

办法表示高度的赞赏ꎬ认为日会“实在是做每天

反省的工夫”ꎮ 从作者的恳切语气来看ꎬ不仅就

日会对自己有“极大益处”表示满意ꎬ而且也确

实是想从社团的日会中得到更多的“规劝”ꎬ其
道德修炼目标和道德完善的意愿是十分突出的ꎮ

以上ꎬ就五四时期社团中的“会议”问题及

与此相联系的“讨论”环节作了简要的分析ꎬ藉
以说明五四时期社团的实际运行状态ꎮ 不难看

出ꎬ“会议”乃是五四时期社团发展进程中的关

键环节ꎬ而其与“讨论”相联系并结合在一起ꎬ则
使社团的组织观念、公共意识、团体精神等实际

地进入操作层面ꎻ同时ꎬ“会议”又巧妙地借助传

统的道德修身方法及相关的仪式ꎬ并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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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促进个体生活向群体生活的过渡ꎬ藉以调整

个体与组织体系之间的紧张和矛盾ꎬ从而有助于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接ꎮ 而就“五四”以后

中国社会演进状况来看ꎬ“会议”之所以能够成

为社会中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ꎬ
这不能说与五四时期的社团所进行的会议没有

事实上的关联ꎮ

三、“日记传观”与社团中的通信

考察五四时期的社团ꎬ还需要注意社团中的

“日记传观”现象ꎬ尽管这一现象并不是每个社

团中都存在的ꎬ并且日记的私密性与社团的公共

性之间还存在着矛盾ꎮ “日记”ꎬ顾名思义就是

一日一记ꎬ这本是中国传统士人修身、治学、政事

及其他活动的真实记录ꎮ 作为个人撰写和持有

的日记ꎬ具有备忘录的性质ꎬ其功用主要还是用

于自我观看、自我反省ꎬ属于个人私密性的物品ꎬ
故而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予以公开的ꎬ更不可能在

较大范围内传观ꎮ 进入近代中国后ꎬ读书人仍有

撰写日记的习惯ꎬ即使是五四时期的归国留学生

还有不少记日记的ꎬ如具有留学经历的杨昌济、
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皆有日记存世ꎮ 五

四时期社团中的青年ꎬ基于道德修身而撰写日记

的ꎬ在当时的青年中当不在少数ꎬ只是现在所见

不多罢了ꎮ 不过ꎬ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当时社团中

重要成员恽代英、谢觉哉等留存下来的日记ꎬ这
既为了解当时社团成员撰写“日记”的情况提供

了有力的证据ꎬ同时也为研究五四时期社团发展

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ꎮ
“日记”的公开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观摩ꎬ

乃是五四时期社团的一个重要特色ꎮ 在互助社

帮助下成立的辅仁社ꎬ其所发明的“传观日记”
很有特色ꎬ并经过了由“口头报告”到“传观日

记”的演变历程ꎮ 起初ꎬ辅仁社是“用书面报告

一周三育的心得、疑问及实践ꎬ后改为口头报告ꎬ
笔录之记录册上”ꎬ再后来则“改口头报告为传

观日记”ꎬ表现出“书面报告”→“口头报告”→
“传观日记”的衍化进路ꎻ此后ꎬ又根据社员毕业

而散居各地的情况ꎬ为保持“社员作一个精神的

结合ꎬ以信函报告半年三育的得失”ꎮ〔４１〕 “日新

社”也是在互助社影响下成立的ꎬ不仅规定社员

得经常开会ꎬ而且要求在“开会时社员必各携日

记ꎬ互相展览以资改进”ꎮ〔４２〕 “人社”也是在互助

社帮助下成立的ꎬ则将开会和传观日记这两者结

合起来ꎬ并使传观日记进至“书面报告”的阶段ꎮ
其情形是ꎬ社员“每周开常会一次ꎬ彼此传观日

记ꎬ报告修养读书的心得ꎬ讨论做人的方法同一

切切身的问题”ꎻ以后ꎬ“议定各人须将自己的过

失、丑恶的心理ꎬ重行尽情披露ꎬ实行人格公开ꎮ
会期改为每日一次ꎬ每周内须作书面的报告ꎬ以
便随时考察各人的心理与行为”ꎮ〔４３〕 这可见ꎬ社
团中“传观日记”有其衍化的进路ꎬ而不管是日

记还是书面报告ꎬ在组织体系之中皆是为了“披
露”成员的“过失、丑恶的心理”ꎬ以便社团能够

“随时考察各人的心理与行为”ꎬ这就有一种组

织至上、各人都必须接受社团组织改造的态势ꎮ
笔者的看法是ꎬ即使是处于社团中的个人ꎬ仍然

具有个体的独立性及个人所应拥有的个体性的

心理空间ꎬ不管是个人的“丑恶的心理”还是高

尚的心理ꎬ既然是在个人心理层面上的客观存

在ꎬ也就应该属于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ꎻ而作

为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ꎬ按理是不得干涉私人

领域的ꎬ更不可能要求成员在组织体系中“人格

公开”ꎬ甚至也不得要求社团中社员“传观”具有

私密性的“日记”ꎮ 以此观点来看五四时期社团

中的“传观日记”现象ꎬ则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

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式的那种社会组织ꎬ因为其

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触及私

人领域ꎬ并且还有向私人领域不断渗透的趋势ꎬ
这也表明在五四时期的社团中ꎬ个人在组织体系

之中并不是处于完全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
的地位ꎮ

五四时期的不少社团不仅要求“日记”对个

人的状况予以公开ꎬ同时亦以其刊物来规范社团

成员的言行ꎬ并主张在刊物中公布成员的私人信

件ꎬ藉以统一社团中成员的思想认识ꎮ 如新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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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编制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ꎬ也在于以成

员间“通信”的办法来“联聚同人精神ꎬ商榷修

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ꎬ这之中还要求对于

“同人个人人格及会务” 皆取 “绝对公开态

度”ꎮ〔４４〕«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发布的启事中ꎬ
进一步要求:“凡会友与会友间往来信稿ꎬ不论新

旧长短ꎬ凡是可以公开的ꎬ均望将原稿或謄正稿

寄来本会ꎬ以便采登第四期以后的通信集ꎮ” 〔４５〕

这里ꎬ虽然是说“凡是可以公开的”信件ꎬ但以其

语气来看ꎬ则是对公开会员间私人信件采取肯定

和鼓励的态度ꎮ 应该说ꎬ新民学会要求会员“通
信”ꎬ这在五四时期的社团中大致也不是个案ꎮ
少年中国学会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社团ꎬ也是积

极地鼓励会员间经常通信ꎬ以至于“通信已经成

为那时会员间活动的一个重要项目ꎬ而且也得到

会员们的热烈欢迎ꎮ 在四期的«会务报告»以及

各期«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中ꎬ这都是会员

和读者所最欢迎的项目之一ꎮ” 〔４６〕 笔者注意到ꎬ
«互助»第 １ 期发布的«我们的通告»中还说ꎬ社
团中成员信件不存在被“偷刊”的说法ꎬ因为“只
要于我们朋友有益的ꎬ自应公之大家”ꎬ故而成员

“与朋友的信ꎬ请(除)非必不容己的ꎬ都许本刊

登录的自由”ꎮ〔４７〕 信件本是私人间联络的物件ꎬ
在现代民主社会讲究个人私密性的语境中ꎬ信件

是与日记一样属于个人的隐私ꎬ一般是不得要求

公开的ꎬ但在五四时期的部分社团中ꎬ信件却是

被要求在公开之列ꎬ此可见私人空间在不断地被

压缩之中ꎮ
五四时期的社团既然要求公开私人间的信

件ꎬ故而也就特别强调成员间通信的重要性ꎬ尤
其是成员间在有相当大的距离时ꎬ通信也就出现

普遍化的趋势ꎮ 譬如ꎬ国民杂志社成立后创办的

«国民»杂志ꎬ专门设置了“通讯”栏目ꎬ刊登了不

少社员致国民杂志社记者的信件ꎬ同时亦有记者

的少量复信ꎮ 就社员致国民杂志社记者的信件

来看ꎬ其内容一方面是社员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感

受ꎬ体现出社员向组织公开思想藉以听取组织指

导的态度ꎻ另一方面则是社员对国民杂志社提出

的相关建议ꎬ这也反映国民杂志社社员积极参与

社团活动的团体意识ꎮ «邵振青致记者»信中ꎬ
就希望杂志能够将唤起“国民自觉”作为努力的

方向ꎬ认为“欲救中国ꎬ其根本在国民之自觉”ꎬ
而有了“国民自觉ꎬ则无赖、军人、下等政客ꎬ凡足

为国家进步障碍者ꎬ自然归于淘汰”ꎬ“盖世界各

国断无有国民毫无能力而国家有振兴之希望

者”ꎮ〔４８〕«卧佛致记者»信中则认为ꎬ«国民»申明

其四大宗旨(即“增进国民人格” “灌输国民常

识”“研究学术”及“提倡国货”)ꎬ自然应该“以灌

输常识一条为重要ꎬ故所作之文字宜为一般国民

所能共读”ꎬ因而希望 «国民» 的 “文字宜浅近

也”ꎮ〔４９〕国民杂志社本有四大宗旨ꎬ而这位“卧
佛”则要求以“灌输常识”一项作为刊物宗旨中

的重点ꎬ则显然是对«国民»杂志的宗旨有所看

法ꎻ而他提出“文字宜浅近”的主张ꎬ实际上也是

对于«国民»使用文言文的做法而婉转地提出批

评性意见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国民»中的“通
讯”栏目还鲜明地将道德问题作为讨论的内容ꎬ
这亦可见个人的道德修养仍然是«国民»杂志所

关注的重要问题ꎮ 也就是在这封«卧佛致记者»
信中ꎬ又向国民杂志社提出了“宜注重道德方

面”的建议ꎬ希望杂志社能够批判“今世之道德

界之虚无论”ꎬ认为“杂志者ꎬ改良社会之一大利

器也ꎬ而负此改良之责者ꎬ又当在诸君子也”ꎬ故
而“深望贵杂志以文学的精神ꎬ立皑切之言论ꎬ俾
一般青年得据为道德的正鹄”ꎬ而 “有功于社

会”ꎮ〔５０〕而«国民»中另一封«民气与民德:赵万

璧致记者»信中ꎬ也强调国民杂志社要在张扬

“民气” 上下工夫ꎬ认为 “可恃之民气ꎬ终必奋

腾”ꎬ而“民气既振矣ꎬ民德尤不可缓”ꎬ故而对于

“民德”也要“力加表彰ꎬ树之风声ꎬ以为世法”ꎻ
尤其重要的是ꎬ«国民»杂志对于“不惜断送河山

以营求私利”的“蝗国蠹民之辈”ꎬ要“口诛笔伐ꎬ
与邦人共弃之”ꎮ〔５１〕 这可见ꎬ至少是在«国民»的
“通讯”栏目中ꎬ关于激发自觉心、弘扬道德精神

及对社会上的道德走向加强引领ꎬ也是极为重要

的内容之一ꎮ 又譬如ꎬ曙光社亦十分重视成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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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信ꎬ其杂志«曙光»专门设置“通讯”栏目ꎬ发
表了成员与杂志间来往的不少信件ꎮ 比较重要

的信件有«王统照复路汝悌»«王统照致范煜璲、
李树峻»«范煜璲、李树峻复王统照» «今亮致曙

光社»«宋介答今亮»«施存统致宋介»«宋介复施

存统»等ꎮ〔５２〕应该说ꎬ这有助于曙光社成员乃至

一般读者与«曙光»杂志之间的沟通与联络ꎬ从
而也就有利于曙光社内部成员思想互动关系的

培植ꎮ 再譬如ꎬ互助社影响下成立的 “诚社”ꎬ
“因社友所住的地方不同ꎬ所以不开常会ꎬ由社友

临时的集会ꎮ 平时每有一问题发生ꎬ由通信讨

论ꎮ” 〔５３〕又再譬如ꎬ江西创办的改造社在总部移

居北京后ꎬ规定“社员须每人每月至少通信一

次”ꎬ并要求将“有公开价值”的信件在成员间进

行“交换阅览”ꎬ甚至还根据社员的分布地点规

定了信件经由“北京→长沙→常德→南昌→横峰

→贵溪→河口→上海→日本→北京”的“路线

图”ꎬ其办法是:信件撰写者以自己所在地为起

点ꎬ按路线图寄到下一个地点ꎬ收到者“看后须于

信末签名”并“从速转寄”ꎬ这样信件“以原收信

人为循环终点”ꎮ〔５４〕 应该说ꎬ社团中社员之间盛

行通信的办法ꎬ就在于能够联络并增进社员之间

情感ꎬ沟通社员间的思想认识ꎬ交流各自的体会

(包括道德修身的体会)ꎬ同时也在于能够弥补

常会不能经常性召开所带来的相关问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社团成员间的通信固然有向

社团提出建议的ꎬ但关于自己思想认识的重大变

化和个人修养的心得还是占有很大篇幅的ꎬ尤其

是社团成员写给社团领导的信件ꎬ更能看出这一

点ꎮ 向警予留学法国后于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致信

毛泽东等人ꎬ有这样的汇报:“到法后ꎬ联接好音ꎬ
知在国内积极活动ꎬ湘事大有可望ꎮ 和森意

欲泽东先生于湘事定后ꎬ顿湘两年ꎬ注意小学教

育、劳动教育ꎬ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ꎬ
此意我极赞成ꎬ不知泽东先生以为何如? 我现在

学习法文ꎬ除忙以外ꎬ别无可告ꎮ 自出溆来ꎬ觉从

前种种ꎬ皆是错误ꎬ皆是罪恶ꎮ 此后驾飞艇以追

之ꎬ犹恐不及ꎻ而精力有限ꎬ更不足以厌予之所

欲ꎬ奈何? 计惟努力求之耳! 数年后ꎬ或有以报

同志ꎮ” 〔５５〕上引这段文字ꎬ一是对毛泽东的努力

方向提出建议ꎬ二是叙述自己近来的思想变化ꎮ
至于蔡和森留法期间写给毛泽东的几封重要信

件(主要是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的四封

信)ꎬ乃是蔡和森交流自己的思想认识ꎬ包括对于

唯物史观的认识ꎬ以及提出建党思想、无产阶级

专政思想ꎬ这是党史学界大都知道的ꎮ 罗学瓒留

学法国后ꎬ毛泽东曾去信希望罗氏多“通信”ꎬ罗
氏因为当时“不知看法文报ꎬ又不善法语ꎬ近来作

工ꎬ又无时间”而未能及时写信ꎬ于是他本人感到

“很是抱歉的”ꎮ 不过ꎬ罗学瓒亦十分赞同毛泽

东关于会员间经常“通信”的意见ꎬ并打算创办

一个“通信社”:“近与李和笙、张芝圃、李富春诸

君商议ꎬ想组织一合同通信社ꎮ 原张、李诸君ꎬ初
到此地ꎬ即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ꎬ即以新民学会

诸友及新来之同志所组合者ꎬ将来即以会内诸人

为通信员ꎬ每人担任一月通信一次ꎻ在此地公举

一人为总经理ꎬ在长沙即以文化书社为总收集

处ꎮ” 〔５６〕作为组织体系的社团主张并鼓励成员之

间的通信ꎬ这当然也是为了成员之间能够加强联

系ꎬ以便使社团得以维系下去ꎬ但同时也是社团

积极地推进成员的私人领域向社团的公共领域

转化的举措ꎬ尤其是社团成员所发出的带有“思
想汇报”的信件ꎬ更能充分地表明社团进行着

“公进私退”的努力ꎮ
五四时期社团成员间的通信走向普遍化的

趋势ꎬ这对于在社团中活动的青年有着很大的影

响ꎬ而这种影响可能也不是仅仅局限在成员间感

情加固、思想交流方面ꎮ 新人社的主编王无为ꎬ
在一篇带有通信性质的文章中以自己为例说明

“人格公开”的必要性ꎬ并对自己进行相当深刻

的反思ꎬ指出:“我们大家相处ꎬ人格当然要公

开ꎮ 前回郭青杰来函要求我公开人格ꎬ我虽

已经答复他ꎬ但事实上我的人格是很愧对一般的

社友ꎮ 我历来都是营寄生的生活ꎬ———像新闻记

者、教员、著作小说之类———并不曾从事一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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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有直接影响的真正职业ꎬ到如今还不曾

改变ꎮ 这虽是环境的压迫ꎬ然而环境如真能逼

人ꎬ那人创造力的薄弱也就可想而知了ꎮ” 〔５７〕 王

无为的这段话ꎬ就明白地表示作为社团中的成员

要“人格公开”ꎬ并据此而对自己的思想状况给

予批判性的剖析ꎬ可见作为私人领域的“人格”
在五四时期有着公开化的趋势ꎮ 应该指出的是ꎬ
社团成员间通信的影响不仅涉及成员对于社会

改造办法的认知ꎬ而且也涉及成员中的个人修养

和道德自律问题ꎬ这甚至对于青年的个人择业及

“前途”规划也有很大的影响ꎮ 有一位叫“启良”
的人致信其社友ꎬ说自己正是经过了团体生活因

而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审量一番”ꎬ从而确定自

己“将来要做甚么样的人ꎬ做甚么样的事ꎬ才适用

于今日的中国和适合于自己的性情”ꎬ结果发现

自己如果从事商业、工业皆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

问题ꎬ故而最后“决意学农”ꎬ“进可谋社会上之

幸福ꎬ退可以自守ꎬ此是万全之策”ꎮ〔５８〕 社团成员

在通信之中要求“人格公开”乃至能够“把自己

的前途审量一番”ꎬ足以说明社团组织的力量业

已渗透到个人的私人领域ꎬ并在私人领域中发挥

着权威性、主导性的功用ꎮ

四、余　 论

就五四时期社团来看ꎬ在公共领域方面最显

现的成果乃是促进了社会公共意识的兴起ꎬ这对

于“五四”以后社会组织意识的增长、团体精神

的培育、集体主义的张扬、社会主义话语的流行

等方面影响很大ꎮ 具体说ꎬ有这样几个突出的方

面:其一ꎬ就组织体系发展和社会治理效能方面

看ꎬ由“戒约”进至章程、规章制度、组织纪律阶

段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ꎬ有助于在更大的层面推

进制度化、体系化、规则化的建设ꎮ 其二ꎬ “会

议”模式的发展增强了会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ꎬ
不仅有助于通过“会议”来进行社会动员、凝聚

共识、思想传输和舆论宣传ꎬ而且也有助于发挥

“会议”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性作用ꎮ 其

三ꎬ与“会议”相关的“讨论”模式ꎬ则很显然是有

助于社会成员平等习惯、情感交流模式和思想表

达方式的养成ꎬ并且也有利于社会中相关思想的

有机整合及向着社会化、统一性方向的衍化ꎬ对
于社会成员的自由理念、民主作风的发展也有不

可忽视的作用ꎮ 其四ꎬ“日记传观”与信件交流

等形式ꎬ自然是有助于社会成员的思想交流及形

成“批评与自我批评”范式ꎬ同时也使以后社会

中出现的“思想汇报”有其可以传承的思想基

因ꎮ 所有这些ꎬ应该说皆是今后有待于在社会变

迁的视域之中进一步研究的课题ꎮ
五四时期社团中的成员皆是年轻的知识分

子ꎬ团体生活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有很大的影

响ꎬ尤其是在自我认知及对社会的认知上ꎮ 这应

该说是一个总体性的趋势ꎮ 有一个叫“光耀”的
社员致信恽代英ꎬ表明自己热切地期望“共同生

活”的态度:“我近来对生活问题颇多深刻的思

虑:我想现在的工厂ꎬ不是资本家的便是政府的ꎮ
我将来进这些工厂ꎬ是增加他们的势力ꎬ贻害平

民ꎮ 所以我现在已不很愿入我以前想像的工厂

了ꎮ 我又以为将来入教育界也不是好法子ꎮ 因

为我想着那是不真诚的工业家做的滑头事业ꎬ而
且即欺心做了ꎬ仍不免是个旧式教育者ꎮ 所以我

兼学教育的念头早已打破得粉碎ꎮ 我有以上的

几层感触ꎬ所以想到将来自己及朋友要得个‘不
欺心’、‘精神安适’的生活ꎬ那共同生活对于我

们就生了很密切的关系ꎬ不像往时总以为共同生

活是可有可无的ꎮ” 〔５９〕无独有偶ꎬ也有一个叫“业
裕”的社员致信恽代英ꎬ表示自己经过社团生活

后就“主张流血的革命”了ꎬ认为“改造社会可以

避免流血运动自然是人人欢喜的ꎬ不过想这个理

想实现ꎬ不知要在几百年后”ꎮ〔６０〕 社团生活对于

青年思想的影响ꎬ在此可见一斑ꎮ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社团生活中的心理

变动是比较复杂的ꎬ最突出的是“自省”意识的

发展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ꎮ 有一个叫“远定”的

社员致信利群社友ꎬ信中对知识分子本身的缺点

就有很大的“觉悟”ꎬ并表现出“洗心革面”的态

度:“我们大概都负的有些天生的缺点ꎬ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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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知道ꎬ莫任性使气ꎮ 我们虽然在社里坏毛病

未发ꎬ我更盼望我们出社后坏毛病仍是不发ꎬ那
才可表示我们真正的有些觉悟ꎮ 因为我想ꎬ在社

里住ꎬ就是一个‘大盗’多少也要迫于情势做起

好人来ꎮ 书社好比是社友的学校样ꎮ 但我

们若存心做坏事ꎬ那无论在何时何地总是不应该

的ꎮ 若有坏情形发生于社友中ꎬ确系明知故犯ꎬ
而且屡戒不体面的ꎬ我想应该社友‘鸣鼓而攻

之’ꎮ” 〔６１〕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经过社团生活而

体认出其自身的“缺点”ꎬ并进而表现出对自己

的不满ꎬ乃是知识分子中一个突出的现象ꎮ 这对

于此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有着很

大的影响ꎮ
五四时期的社团乃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变

迁中的重要现象ꎬ需要从社会史的见地将“社

团”作为“标本”而加以整体性释读ꎮ 在社会急

剧变动、“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五四”时代ꎬ社
团的组织力量显然处于引领性、规范性的主导地

位ꎬ并在思想领域中呈现出公共意识兴起与私人

领域压缩的格局ꎬ“公进私退”的演进趋势得以

形成ꎮ 这对于此后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ꎬ不仅是

长期的而且是深刻的、巨大的ꎬ甚至也是全局性

的、颠覆性的ꎮ 这是本文的初步结论ꎮ

注释:
〔１〕«觉社新刊发刊的旨趣»(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五四时

期期刊介绍»第二辑(下册)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５６９ 页ꎮ
〔２〕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

的方针»ꎬ«新潮»第 ２ 卷第 ４ 号ꎬ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ꎮ
〔３〕王汎森先生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认为ꎬ

近代中国存在着“反隐私”的现象ꎬ这就是“认为在合理的状况

下ꎬ应该尽可能公开个人的隐私ꎬ供自己反省及他人批评”ꎮ (参

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ꎬ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１８１ 页)本文试图通过对五四时期社

团的研究ꎬ就王汎森先生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ꎮ
〔４〕〔１２〕〔１４〕 〔１９〕 〔２５〕 〔２６〕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４〕 〔３５〕

〔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１〕〔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５３〕 〔５５〕
〔５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９、２２６、１１、１９ － ２０、２２９、２６２ － ２８３、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２、
５４８、２０、１０ － １１、２２、２２、３６０、１３８、１４１、１４６、１０ － １１、１０、５４３、１５０、

２３、２１ 页ꎮ
〔５〕〔２７〕«互助社的第一年»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６〕«改造同盟»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７〕«利群书社»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８〕«本社的简章»ꎬ«新江西»第 １ 卷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１ 年５ 月１ 日ꎮ
〔９〕«袁玉冰复张石樵»ꎬ«新江西»第 １ 卷第 ３ 期ꎬ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１０〕〔２２〕〔２３〕 «共进社纲领及章程»ꎬ«五四时期的社团»

(三)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３４３、３４４、
３４２ 页ꎮ

〔１１〕«国民杂志社社员规则»ꎬ«国民»第 ２ 卷第 １ 期ꎬ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ꎮ

〔１３〕«启明化学工业社概略»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１５〕王光祈:«工读互助团»ꎬ«少年中国»第 １ 卷第 ７ 期ꎬ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１６〕«上海工读互助团简章»ꎬ«星期评论»第 ４０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７ 日ꎮ
〔１７〕«武昌工学互助团组织大纲»ꎬ«大公报»１９２０ 年 ２ 月３ 日ꎮ
〔１８〕«中大工读互助团简章»ꎬ«晨报»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ꎮ
〔２０〕«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ꎬ«国民»第 １ 卷第 １ 期ꎬ１９１９

年 １ 月ꎮ
〔２１〕«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修正稿)ꎬ«国民»第 ２ 卷第 １

期ꎬ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ꎮ
〔２４〕«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中报告»ꎬ«五四时期的社团»

(三)ꎬ第 ３４９ － ３５０ 页ꎮ
〔３１〕«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二号)ꎬ«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ꎬ第 ５８６ 页ꎮ
〔３２〕 «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ꎬ«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ꎬ第 ４３９ － ４４０ 页ꎮ
〔３３〕〔４７〕«我们的通告»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４０〕«遵芳致昌绪»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４８〕«邵振青致记者»ꎬ«国民»第 １ 卷第 １ 期ꎬ１９１９ 年 １ 月ꎮ
〔４９〕〔５０〕«卧佛致记者»ꎬ«国民»第１ 卷第１ 期ꎬ１９１９ 年１ 月ꎮ
〔５１〕«民气与民德:赵万璧致记者»ꎬ«国民»第 １ 卷第 ２ 期ꎬ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ꎮ
〔５２〕在«曙光»的来往通信中ꎬ王统照笔名“剑三”ꎬ路汝悌

即路友于ꎬ范煜璲即“佩鞙”ꎬ李树峻即“子刚”ꎮ
〔５４〕«改造社底消息»ꎬ«新江西»第 １ 卷第 ３ 期ꎬ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５７〕«王无为赴湘留别书»(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新人社»

第 １ 卷第 ６ 期ꎬ１９２０ 年ꎮ
〔５８〕«启良致昌绪»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５９〕«光耀致代英»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６０〕«业裕致代英»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６１〕«远定致利群社友»ꎬ«互助»第 １ 期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责任编辑:陶婷婷〕

—８６１—

　 ２０２１. ４学术史谭


